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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两条母亲河，一条
是黄浦江，另外一条是苏州
河。上海诞生、形成和发展的
历史，所有上海人的生活，辛
酸、耻辱和痛苦，快乐、骄傲
和憧憬，都和这两条伟大的母
亲河联系在一起。

黄浦江是一条非常特别的
河流。以前人们的认识，只知
道这是上海境内的一条河流，
它的源头是青浦区淀山湖，长
100 多公里，流域都在上海境
内。我以前非常惊讶，几乎走
遍世界，见过很多著名的河
流，黄浦江放到任何地方，都
算得上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大
江。它是长江的最后一条支
流，汇入长江的河口气象阔
大，无法想象它只是一条只有
100 多公里、只在上海境内流
淌的河流。现在，人们对黄浦
江的认知有了变化，地理学家
们经过考察已经确定，整个黄
浦江水系的源头，不仅是淀山
湖，而且汇集了江南千万条河
流，其中有源自浙江安吉的溪
流山泉，也包括浩渺的太湖
水。因此，黄浦江成为了汇集
江南千万条大大小小河流溪涧
的水，汇合成一条流向长江通
向大海的浩瀚大江。

对于江河的地理水系和流
域，我不是专家，没有更多深
入的研究。我想谈谈我个人和
黄浦江的关系，也就是一个上
海人和这条母亲河的缘分。

我出生在上海。小时候，
我的家就住在苏州河边，离外
滩非常近。少年时代，我曾在
苏州河和黄浦江里游泳。可以
说，这两条母亲河，陪伴了我
整个童年，留给我很多美好的
回忆。我曾经在小说 《童年
河》 中写过那时的生活，写过
我对母亲河的感情。小时候并
不清楚黄浦江的历史，后来才
知道黄浦江是长江的最后一条
支流。古代的黄浦江曾经是苏
州河的支流，后来黄浦江的水
流越来越浩瀚，江面也越来越
宽，苏州河最后成了黄浦江的
支流。

我的故乡在崇明岛。如果
去崇明岛，一定要经过黄浦
江。我曾经无数次从十六铺坐
船经过黄浦江进入长江入海口
再靠岸回家，黄浦江两岸的景
象，让我百看不厌。外滩那些
让人眼花缭乱的美妙建筑，十
里海港繁忙的景象，站在船舷
上，每一次都会浮想联翩。如
果没有黄浦江，大概不会有上
海这座城市，中国近现代史也
许就要改写。20 世纪 80 年代
初，我曾在浦东住过几年，来
往浦东浦西，要在黄浦江上乘
摆渡船。在摆渡船上看黄浦
江，又是另一番景象。

我写过不少诗歌和散文，
讴歌上海的母亲河，讴歌黄浦
江。我的第一本散文集，书名
就是《我亲爱的母亲河》；我的
长诗 《沧桑之城》 其中有两章
写了黄浦江的外滩和苏州河；
我曾经和音乐家合作，创作过
一部音乐交响诗，题目就是
《黄浦江》。交响诗的序曲，是
一段青浦的田歌，一位“农
民”的独唱，苍凉的音调中带
着忧伤，但又是优美辽远的。
当时认为淀山湖是黄浦江的源
头，所以用青浦的田歌作为交
响诗的序曲。现在看来，当时
对黄浦江历史的认知还是不完
整的。

黄 浦 江 两 岸 最 著 名 的 景
观，是浦西的外滩。外滩的建
筑，是上海的地标。小时候，
我经常去外滩，熟悉那里的每
一栋建筑。那些建于 20世纪二
三十年代的楼群，每一栋都有
独特的造型，几乎汇集了当时
所有的建筑风格。它们排列在
黄浦江畔，高低错落，却又那
么和谐，形成了美妙的天际
线。外滩建筑楼群，每一栋都
有曲折的故事，都似一部篇幅
浩繁的历史长篇小说。近一个
世纪以来，虽然历经战争和动
乱，但它都完整无恙地保存了
下来。2003 年，作为全国政协
委员列席上海市政协提案工作
会议时，我曾提交过一件提
案，建议将外滩建筑群向联合
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那时我
认为，上海如果申请世界文化
遗产的话，外滩的建筑群是一
个非常合适的项目。这个建
议，并不是拍脑袋灵机一动，
也绝非哗众取宠。这个想法，
是基于我对外滩的了解，也源
自我对家乡对母亲河的感情。
外滩的建筑，是人类智慧的结
晶，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
其设计者遍布全世界，但每一
栋建筑又是由中国的工匠建造
完成。在我看来，外滩建筑
群，属于上海，属于中国，也
属于世界；它们当之无愧属于
世界文化遗产，是人类在黄浦
江畔创造的奇迹。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外
滩那些风格多样的楼群，仍然
是划时代的建筑艺术。现在，
外滩的对面——浦东陆家嘴也
建造了许多高大瑰丽的楼群，
这是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来创
造的另一个世界奇迹。外滩和
陆家嘴建筑群，是不同时代给
人们留下来的标志性建筑文
化，也即是人们常说的“建筑
是凝固的历史”，是时代的纪念
碑。外滩和陆家嘴的建筑群，
是不同时代的纪念碑，是不同
时代文化和艺术的象征，是人
们精神和审美情趣的象征。这
一切，都发生在我们的“母亲
河”黄浦江的身边。作为被黄
浦江水哺育成长的一代人，我
为之欣慰，也为之骄傲。

如今，以黄浦江命名文化
节日“黄浦江节”、筹划“江南
水上丝路”“黄浦江线性文化遗
产”等申遗活动，都是为更好
地保护这条“母亲河”而做的
努力，这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和使命。

（作者系第七、十、十一、十二
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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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联”14年的故事，浩繁犹
如大海波澜，而我今天所关注的，只是其
中一片小小的沸腾的浪花。内蒙古阿荣
旗，就是这片浪花裹着的一块礁岩。

现在，我走进阿荣旗，走进抗联英
雄园。

我一路走在滴血的刀刃里。我走向刀
尖，走向不屈，走向庄严。

英魂亭、民族亭、缅怀亭、报国亭、
精忠亭、勿忘亭，每一座亭子，都是一爿
民族的铁肩。

在一座雕塑前，就撞上了一个我今天
要说的故事。撞到了这个故事里的有血有
肉的灵魂与有棱有角的语言。

我看见了七把马刀。马刀下，有鬼
子的污血四溅；马背上，有七勇士最后
的呐喊。

这是东北“抗联”的七勇士：盒子炮
插在胸前，手榴弹挂在腰间；落在战马皮
毛上的每一片雪花，都是祖国的灾难。

我看见的是一座雕塑，是一座山，是
一种意志，是一篇宣言。

一瞬间，我的脚步无法动弹。我真切
地听见了“七勇士”的呐喊。尤其是，在
他们的呐喊声中，我听清楚了一句用日语
喊出的誓言：“抗联战士，誓与祖国共存
亡！”这是会说日语的七勇士之一的回
答，回答的对象是——重重的包围圈！

在他们隐蔽的那块巨石的外面，是
密密麻麻的枪口、密密麻麻的刀尖、密
密麻麻的劝降的诱惑、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黑暗阵营的密密麻麻的野心、无耻、
狂妄、阴险。

两军交战，永恒的胜利，就是坚如磐
石的信念。

这种胜利，不计暂时输赢，不畏海枯
石烂。

就这样，七勇士把自己交了出去：七
把马刀、七幅马鞍、七颗至今还如灯塔一
样的心、七道难以熄灭的光线。

七勇士把自己交了出去：浑身的弹
洞、紧闭的双眼、喷射的血管、七座无法
计算海拔的突然高耸入云的大山。

朋友，我今天撞上的这个故事，就安
葬在内蒙古阿荣旗霍尔奇鸡冠山。而那一
天，则是1940年11月 30日，是那日的
夜晚；七勇士为首的那位，叫高禹民，抗
联三路军三支队政委，他把自己24岁的
年龄，那一刻，恭恭敬敬捧在手心，请破
碎的国家收验！

会说日语的战士，是一位来自朝鲜半
岛的士兵，是高禹民政委命令他用侵略者
听得懂的语言，让步步逼近的侵略者听个
明白：什么叫抵抗，什么叫中国，什么叫
民族尊严，什么叫凛然不可侵犯。

七勇士中，至今知道的名字是：高禹
民、刘中学、冯振和、闫福春；还有三
位，不知名姓，只有此刻雕塑中我能看见
的容颜：那些被腮帮咬紧的霹雳，那些亮
在双目中的刺刀般锐利的闪电。

面对七勇士雕塑，我的双颊禁不住双
泪蜿蜒。

我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当时知不知道
孩子的死讯；我也不知道他们的亲人与后
代，至今生活在哪处河山；甚至，不知道
他们本身，是否有子孙绵延；我只知
道，所有此刻在七勇士雕塑前脱帽致敬
的同胞，都承认自己是他们的骨肉兄
弟，承认自己此刻周身的热血，都来自于
他们的血管。

我看见一位大娘哭了。另一对抽搐的
姑娘，则不停地抖动双肩。

我听见讲解员在说，同志们，请跟我
一起三鞠躬。我听见此时风声已小。我们
所有的人都弯下腰去，我们与所有的风一
齐垂脸。

面对这块浴血的土地，请允许我们深
深鞠躬；也请允许我们中的军人，把敬礼
的右手，久久举在帽檐。

我们知道，在血沃关东的 14 年里，
东北抗日联军三进呼伦贝尔。他们或长
驱，或短袭，或声东击西，或围点打援。
他们用意志驱动漫天风雪，一路熄灭鬼子
嚣张的气焰。他们坚韧不拔的脚印与马
蹄，遍布着阿荣旗的林区和乡间。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在1931年
9月20日发表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
占东三省宣言》。两天后，又作出了《关
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
紧急任务的决议》，号召东北人民举起枪
杆，擦亮刀尖，坚决开展游击战争，刹住
侵略者狂妄的凶焰！于是，我们很快就看
见了抗联将士的疾风暴雨的马蹄，他们饥
饿的胃与他们从刀鞘里拔出的闪电，他们
单薄的衣衫与他们无畏无惧的魂胆！

是的，东北“抗联”的前身是东北抗
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
民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最早、坚
持抗日时间最长、条件最为艰苦的一支
人民军队，一只民族的铁拳，一团不屈
的火焰！

他们在极端艰难的岁月里，牵制了数
十万日伪军，独立坚持游击战争整 14
年！他们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他们肠
胃里的草根与冰雪，他们百折不挠的意志
与拼战，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留下了
一幅最为壮丽的画卷。

他们还善于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共同抗
日，让各族父老乡亲认清谁是可信的同
胞，谁是阴险的敌顽！在民族大义面前，
汉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
朝鲜族、蒙古族的抗日群众，都能共同挽

手并肩！
所以，他们的斗争接了地气，他们有

力量与强敌周旋，他们有底气长期征战。
我看过一个激动人心的统计：东北

抗联对日作战的次数达到十多万次，牵
制日军达76万，消灭侵略者达18万！他
们在祖国的白山黑水间，作出了彪炳史册
的贡献。

可以说，一块战功彪炳的无字碑，就
是整个白雪皑皑的东北平原。

也可以说，七勇士，就是他们的一个
缩影；也可以说，七勇士的那句最后的呐
喊，就是我们民族的无敌宣言。

此刻，我有小小的建议：到内蒙古呼
伦贝尔的人，都不妨走一走阿荣旗；到阿
荣旗的人，都应该走一走抗联英雄园！这
个园区，是我们民族出征道路上一个小小
的路标，也是我们后来者的一个必经的打
卡点。

现在，我缓步走出抗联英雄园。我抬
起脸，我看见的不是明亮的阳光，而是整
个天空的马刀闪闪。

我相信，今天晚上，当我遥望北斗七
星的时候，会看见七勇士那句誓言，一路
奔流在银河里面，成为天宇的骨骼，成为
人类的尊严。
（作者系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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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座雕塑前，就撞上了一
个我今天要说的故事。撞到了这
个故事里的有血有肉的灵魂与有
棱有角的语言。

七勇士把自己交了出去：浑
身的弹洞、紧闭的双眼、喷射的血
管、七座无法计算海拔的突然高
耸入云的大山。

我相信，当我遥望北斗七星
的时候，会看见七勇士那句誓言，
一路奔流在银河里面，成为天宇
的骨骼，成为人类的尊严。

■精彩阅读：

那天，我从各大网站看到最新推出
的强军系列军事图书，《谍杀》《中国侦
察兵》 和 《绝密较量》 列在其中。让我
感到欣慰的是，这几部军事题材纪实作
品，代表着人民解放军不同时期一段刻
骨铭心难忘的故事，是我经过多年沿着
当年硝烟的战争遗址，从军事史料中，
以一名军事记者和军事题材作家的责
任，挖掘书写了这个空白。

说起军事题材创作，源于我父亲的
提醒和鼓励。

有一天，父亲对我说，你是军报记
者和军队作家，应到八路军战斗的太行
山走走，那段历史有些被埋没了，特别
是1942年 5月，彭德怀和他的部队遭日
军袭击，左权及数千战士牺牲，都没人
去挖掘去写。我在太行山和大别山埋过
机要文件，你能陪我去找找吗？

父亲曾在刘伯承元帅身边工作，他
拿出早年小本子，用铅笔记下很多事
件。“那段八路军在太行山和日军作战太
艰难了，牺牲了我们很多战友。这段历
史，你再深入下去挖掘写出来。”我按照
父亲说的战场，去过多处八路军总部彭
德怀的指挥所，在王家峪、砖壁和郭家
峪等地看到彭德怀几平方米和十多平方
米的小平房，那里潮湿黑暗，和它相连
的有简易的作战室，几部电话和手摇发
电机、陈旧的电台。在这种环境中，彭
德怀面对日军飞机轰炸和挺进队的日夜
追击，还有 3 万日军的围剿，从没离开
过太行山，完全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这让我的心灵受到震撼。冈村宁次接任
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后，面对八路军
无所建树，最终，他精心制定了以刺杀

八路军总部首脑的秘密行动方案，交由
日军岩松义雄中将执行，战略目标只有
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刺杀彭德怀。

5年里，我多次去武乡王家峪八路军
总部旧址以及左权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
馆等地采风，揭秘了发生在山西的真实
历史。相邻村里八九十岁的老大爷们都
知道，因为当年太惨烈了，都不愿提起
那段往事。在山西和河南交界的地方
——抱犊村，村长王建康是从他爷爷那
了解那段历史的，他回忆说当年日军组
成13人的挺进队，带着精良装备翻过悬
崖峭壁，朝着八路军总部进发。村民发
现鬼子后，他爷爷就带领村民用土枪和
石头开始反击，这13个日军还没到达目
的地就被村民打死了。

当我走出大山的时候，感受这个曾
经的战场、掩埋着过去遗体，我寻找那
段历史好像就在眼前，那段往事让我非
常难忘。我在心里默默祈祷并许下承
诺：我会用我的笔和采访把这段历史写
出来，以告慰父亲以及他那些牺牲了的
战友和太行山的村民。

在我创作军事题材作品中，一个终
身遗憾伴随着我。父亲去世前，《解放军
报》 安排我陪他到大别山去寻找一件军
事电报，当年刘邓大军中原突围时，他
埋了一些机要文件。

然而，我当时重点编辑军报文化周
刊，一时间没走开，父亲突然去世了。
这让我心里十分难过和遗憾。

于是，我带着父亲遗愿，重走大别
山。从河南进入大别山，过汝河，走进
黄冈到安徽。

为了寻找那些埋在大别山的军事资

料，我走访父亲的年迈的老战友，倾听
他们的讲述，又按照路线寻找曾经战斗
的遗址。这个过程比写作更艰难痛苦，
因为失去的太多，见证人大多去世。

有同行作家也感动，说我是在未开
采的矿里，挖掘未被发现的历史。

我心里明白，为了创作出优秀的军
事作品，必须寻找留存的史料。经过多
年，终于完成了长篇纪实作品 《中国侦
察兵》，解密了刘伯承身边一支英雄的侦
察部队。

《绝密较量》是我的又一部长篇军事

题材作品。作品的诞生，经历 3 年多的
艰苦探秘和采访创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遗落在罗布泊的神
秘故事，是发生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一
次较量。解开这个封存的故事有很多困
难。早期的参与者，特别是指挥者，多
数都不在了。我翻阅了档案资料之后，
也访问了多个有关幸存者。为了寻找当
年的原始素材，我在部队战友的帮助
下，长时间在野外寻找，甚至到长沙、
兰州以及新疆考察。

我寻找到了幸存的 3 位英雄发射手
并座谈采访。为了写出真实感，我多次
到实地采风，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和鲜为人知的故事。《绝密较量》的原始
故事，虽然过去了50多年，但是通过这
部书的披露和解密，真实感受到了不忘
初心的那种铁血精神和中国科学家以及
中国军人为共和国付出的巨大牺牲和
贡献。

（作者系著名军旅作家，《解放军
报》资深记者）

那一次次难忘的“寻找”
沉 石


